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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互鉴

宋 炀，　 杨晓瑜，　刘倚辰
（北京服装学院 美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８）

摘 要：自１６世纪葡萄牙开辟直达东方的新航路起，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了
“中国专供葡萄牙市场的外销纺织品”和“葡萄牙的‘中国风’纺织品”。运用跨文化艺术史、物质

文化史、图像学等研究方法，探究葡萄牙“中国风”兴起的过程与原因，并分析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葡

纺织文化交流的意义与影响。研究发现，中葡贸易中的纺织品在视觉审美、设计法则、材料技术等

方面受到了两国文化的熏陶，并且早在欧洲与中国初次接触之际，纺织品就作为重要载体，基于双

方频繁的商贸往来、技术转移及人员互动等，见证了“中国风”在１６世纪葡萄牙的悄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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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世纪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
一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国际贸易的繁荣，

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丝绸作为纺织品之精髓，其图案设计

与艺术风格不仅承载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成

为连接各国文化艺术的重要桥梁与媒介。

从当前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究现状看，

已有的研究以非纺织品为主，例如陶瓷、香料、茶叶

等，其中以齐皓［１］的研究成果为代表，纺织品相关

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对外文历史文献的分析与常



见丝绸纹样资料的整理归纳；金峥杰等［２］从商贸经

济的角度对元朝古籍和其他文字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总结元朝海上丝绸之路中纺织品的商贸特点；

金雅婧等［３］针对某一特定纹样，结合丝绸之路的社

会背景，归纳这一纹样的变化。笔者旨在突破传统

框架，从宏观的背景维度切入，融合遗存至今的纺

织品实物，以中葡两国双向互动的视角，挖掘并阐

述这些纺织品背后所隐含得更为丰富且细腻的海

上丝绸之路纺织文化交流细节与动态，以此得出双

方文化互鉴观点。

１　大航海时代的中葡交往

１６世纪葡萄牙人通过大航海运动，率先渡过大
西洋，抵达了传说中堆金积玉的“东方”，并最先使

用“Ｃｈｉｎａ”来称呼中国。葡人开辟了里斯本－果阿－
马六甲－澳门航线，自立了东西方之间定期的大规
模直接贸易，葡萄牙是最早与中国进行直接交流的

欧洲国家。到１５７１年，该航线又从中国澳门延展至
日本长崎。葡萄牙人以中国澳门为中心，建立了通

往欧洲、东南亚，以及日本的多条贸易路线，大大延

伸和丰富了西太平洋贸易网络。

中葡交往的第１阶段是由商人主导的贸易交
流，正如ＣＵＲＴＩＮＰＤ［４］强调的：“我们不能轻视海
外商人作为‘跨文化经纪人’在与当地社会的交流

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但在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商人是无法真正得到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尊重与

重视的。因此葡人改变对华策略，开始了第２阶段
的由传教士主导的文化交流，派遣众多学识渊博的

传教士前往中国。仅１７４４—１７４５年间，就有９０名
圣方济各会士和３０名奥古斯丁会士经由中国澳门
来到中国大陆［５］，这些传教士大多为饱学之士，他

们成为维系中葡贸易关系的重要中间人。自此建

立在文化信任基础上的中葡贸易愈加兴盛。大量

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通过贸易传入葡萄牙，并成

为上流社会热衷和追逐的对象。

中国纺织品和其他工艺美术品也引发了西方

主动仿造或改造中国艺术品的热潮，例如１６—１８世
纪葡萄牙举世闻名的瓷板画艺术（见图１［６］）中能
够明确找到“中国风”的痕迹。瓷板正中的主体飞

鸟，从尾部的羽翎上看似孔雀翎，而飞鸟的整体形

态中又有凤纹的尊贵柔美之姿。但无论是孔雀还

是凤，都是中国风中寓意吉祥的凤鸟图案。此外，

瓷板画上的辅纹里，也有明显的缠枝纹架构，下方

中间的石榴纹样与同期中国的石榴纹也相差无几。

图１　１６２５—１６５９年以中国纺织品纹样为灵感的祭坛装
饰瓷板画

Ｆｉｇ．１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ｐｌａｔｅ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ａｌｔａｒ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ｘｔｉｌ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ｒｏｍ１６２５
ｔｏ１６５９

２　中葡纺织文化交流互鉴实例
２．１　葡萄牙风格的中国外销纺织品

早在１６世纪初，中国纺织品就已经到达葡萄
牙，并频繁出现在上层阶级的生活中。相关资料显

示：仅１５１８年，葡萄牙商人就将超过２．５ｔ的中国纺
织品从高知运至葡萄牙。销往葡萄牙的中国纺织

品有些是由中国工匠加工制作完成的成品，广州和

澳门是当时此类外销纺织品的两个重要生产地；有

些则是移居至其他葡属殖民地的华侨工匠制作；也

有部分产品是由中西方工匠共同完成的。中葡贸

易的繁盛时期正值中国明朝，明政府禁止民众私自

将本国丝绸运往海外，且对高档丝绸的织造和使用

有严格限制，但法令的禁止并不意味着民间丝绸生

产与贸易的完全禁绝。此外，明中期僭越之风渐

起，民间织工和商人常通过变换名目等方式规避法

令，私织、私售违禁织物的现象越来越多。所以，至

１７世纪，外销葡萄牙的精美刺绣和手绘织物日趋增
多，走私商品中也偶见织金、绣金等民间禁织的高

档丝绸。走私商品使用的捻金线以丝为芯，外裹金

箔纸，当时欧洲并没有这种独特的织金材料和工

艺，因此也成为判别某件纺织品是否为中国所造的

重要依据。

１６世纪出口至葡萄牙市场的中国外销纺织品
的装饰风格丰富多元，既有纯粹的西方主题，也有

传统的中国纹样。现存的传世作品中有多件带有

双头鹰纹的提花锦缎，其形象有别于欧洲本土的传

统形象，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双头鹰头戴冠冕，正

下方还有一颗插有两支箭的圣心（见图 ２［５］）。带
箭头的圣心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的奥斯定会的

会徽，而双头鹰图像本为哈布斯堡王朝徽章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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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菲利普二世为表彰奥斯定会在西班牙拓殖菲

律宾时作出的贡献，特准许其把王室徽章使用在该

会标志中。葡萄牙从１５８０年开始由西班牙国王菲
利普二世统治，这种葡西共主的局面直到１６４０年才
结束。基于此政治背景，才能理解这种象征神圣罗

马帝国皇室的图像何以在葡萄牙持续使用，并被民

众广泛接受。虽然这件织物的装饰纹样和色彩搭

配极具欧洲风格，但其中的细节元素却表明了它其

实是亚洲制品。例如，藤蔓上的叶子更像是中国的

植物纹，而不是欧洲的茛苕纹；其中的葡萄纹和牡

丹纹也都是中国的传统纹样。此外，织物上的双头

鹰翅膀平展、颈部羽毛卷起，其形象颇似中国传统

的凤纹。这件织物很可能是以欧洲商人们带来的

版画或其他印刷品上的图案为粉本，中国织工稍作

调整修改后设计制作而成，因此在西方主题纹样中

融入了这些亚洲装饰元素。除了元素的杂糅，还有

些外销纺织品上的西方传统装饰元素通过中国化

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图３［５］为１８世纪早期中国
出口葡萄牙市场的壁挂。图３中双头鹰的口喙、脖
子、尾巴和翅膀尾羽部分的造型皆被拉长，使其外

部轮廓呈圆形，这也使原本雄强健硕的雄鹰变得纤

细飘逸。将图３中的双头鹰与中国明清时期文官
补子（见图４［５］）上经常装饰的鸟纹团窠比较，可发
现二者在艺术形式上的同质化趋势。西方的双头

鹰纹样最早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产生，据说是古代

苏美尔某一祭司设计出来的符号，后来被拜占庭帝

国用作皇权标记。中国禽鸟纹同样历史悠久，殷商

时期，统治阶级就将玄鸟作为氏族图腾，即所谓的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唐代以前，以团窠立鸟

纹样为主的波斯禽鸟纹样已经传入中国［７］。明朝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１３９１年）正式定制：官员常服
在胸背处增加动物纹样。文官用飞禽，取其有文采

之意，禽鸟纹自此成为文官服饰的固定装饰。巧合

的是，中国最早的禽鸟纹出现在距今５０００—７０００
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有柄古匕上（见图

５［７］），其形象正与西方的双头鹰相似。但后来这种
“双头鹰”形象在东亚大地的传承被中断，几千年

后，其又在明清时期由大航海运动所引发的亚欧文

化交流中再度出现。西方双头鹰与中国禽鸟纹在

形象上的相似性使工匠在织造过程中很容易将其

混融，借由二者在两自文化中悠久的历史，以及其

背后所暗含的权势和祥瑞寓意，这种融合了中国风

格的双头鹰纹样在当时大行其道，并演化出多种具

体形式，频频出现在中国为葡萄牙市场织造的外销

纺织品中。

图２　戴冠冕双头鹰提花锦缎
Ｆｉｇ．２　Ｆａｂｒ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ｗｎ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ｈｅａｄｅａｇｌｅ

图３　１８世纪早期中国出口葡萄牙市场的壁挂
Ｆｉｇ．３　Ｗａｌｌｈａｎｇｉｎｇｓｗｏｖｅ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１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ｍａｒｋｅｔ

图４　清代仙鹤纹补子
Ｆｉｇ．４　Ｆａｉｒｙｃｒａｎｅｇｒａｉｎｓｅｅｄｉｎ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图５　河姆渡遗址出土装饰有“双头鹰”式禽鸟纹的有
柄古匕

Ｆｉｇ．５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ａｎｄｌｅｄｓｐｏｏｎ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ａ＂ｄｏｕｂｌｅｈｅａｄｅｄｅａｇｌｅ＂

中葡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不仅推动了中欧物质

文化和装饰风格交流互鉴，也促进了工艺技术的流

动与革新，壁挂就是典型案例。图６［５］为《绑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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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是《特洛伊故事》系列壁挂作品之一，其以西方

古典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为题材：在众多身着铠甲

的士兵的簇拥下，挣扎的海伦被掳走，她的丈夫米

奈劳斯须发皆白，位于其左侧，而特洛伊王子帕里

斯则在右边的船只中等待。虽然其图案和风格源

自西方，但背景上的海浪纹、顶部边框中心的凤凰

图案、船边的荔枝纹样，以及士兵盔甲上各种细节

图案都表明它其实是中国制品。织物上的大部分

图案是刺绣而成，但人物的面部和裸露的四肢都是

直接画在棉布上的。与侧重线条与轮廓的中国传

统绘画技法不同，人物皮肤部分由光影塑造出的立

体感属于典型的西洋人物画技法特征。在 １６世
纪，耶稣会传教士就将欧洲绘画带到了东亚地区，

意大利耶稣会士乔瓦尼 · 尼科洛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Ｎｉｃｃｏｌｏ）于１６１４年来到中国澳门，他在当地培养了
一批擅长绘画的学生，游文辉和倪雅谷就是其中的

代表人物。游文辉创作了现存唯一一幅利玛窦肖

像画，而倪雅谷在中国时“经常被要求为中国的传

教士和中国澳门的耶稣会教堂绘制作品。”［８］在此

件壁毯上描绘西洋人物的也许正是那些接受过西

洋绘画技法训练的中国画工们。

图６　《特洛伊故事》系列壁挂作品之一《绑架海伦》
Ｆｉｇ．６　Ａ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ｌｅ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ｊａｎＳｔｏｒｙ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２　中国风格的葡萄牙纺织品
葡萄牙人逐渐成了中国纺织品的坚定消费者，

皇室、贵族、教会，甚至是中产阶级都将穿用中国纺

织品看作是高雅品位和显赫威望的象征。从当时

的禁奢法令中可以推断出其受欢迎程度。例如，

１６０９年波尔多颁布禁令，禁止普通民众穿用中国织
造的装饰有金线、丝线刺绣的披肩、被单、床罩和窗

帘等织物。但另一方面，作为葡萄牙帝国海外霸权

的战利品，这些亚洲物品具有潜在的象征意义，这

无疑提高了民众对其追捧的程度，并推动了中国纺

织品在葡萄牙的售价上涨。

中国纺织品令人震惊的受欢迎程度激发了葡

萄牙本土纺织工匠效仿学习的热情。仿制中国织

物的工匠可能是葡萄牙人，也可能是被葡萄牙人掳

至本土的异域织工。１５７８年佛罗伦萨商人菲利
波·萨塞蒂（ＦｉｌｉｐｐｏＳａｓｓｅｔｔｉ）写给巴乔·瓦洛雷
（ＢａｃｃｉｏＶａｌｏｒｅ）的信中就曾提到，每年被掳至葡萄
牙的奴隶中都有日本和中国的工匠：“从其他地方

来的日本人，熟悉所有技艺；他们的脸很小，身材中

等。而中国男人则具有很高的智力，且手工艺水平

极高。”［５］

工匠们将中国装饰风格和图案元素按欧洲人

的审美品位和使用方法进行解构重组，最终塑造了

葡萄牙“中国风”纺织品的独特风貌。图７［９］为１７
世纪葡萄牙祭坛布，其中的祭坛布边缘和中央处拼

接的刺绣织物的构图形式明显受到了中国刺绣补

子的影响（见图８）。从元素造型与装饰风格上看，
这件祭坛布上的孔雀纹和仙鹤纹与明朝文官补服

上的禽鸟纹类似，此外，祭坛布上的莲花纹、牡丹

纹、云纹和“寿山福海纹”等辅纹也是典型的中国传

统装饰元素。

图７　１７世纪葡萄牙祭坛布
Ｆｉｇ．７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ｌｔａｒｃｌｏｔｈ

图８　葡萄牙祭坛布刺绣图案局部与明代禽鸟纹刺绣
对比

Ｆｉｇ．８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ｌｔａｒｃｌｏｔｈ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ｄｅｔａｉ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ｂｉｒｄ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ｙ

１６—１８世纪葡萄牙人控制的贸易网络将中国
澳门与东南亚、非洲、美洲，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亚

洲的日本连接到了一起，所以除了受到中国装饰风

格的影响，葡萄牙“中国风”纺织品上也能找到其他

异域文明的痕迹。图９［９］为祭坛布，其构图方式明
显受到了伊斯兰“空白恐惧（ｈｏｒｒｏｒｖａｃｕｉ）”的影响。
牡丹、莲花、竹子和石榴等植物的线条繁复蜿蜒，空

隙处还填满了多种动物纹样，且元素的大小比例与

真实情况并不相符，这是中国动物纹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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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鸭、松鼠和兔子等瑞兽成对地出现在祭坛布下

部，而孔雀、练雀、蝴蝶、蜻蜓和蚱蜢等会飞的珍禽

华虫则分布在祭坛布上部，这些指向性较强的元素

将构图分成了地面和天空两大部分。虽然大部分

装饰元素明显受到中国装饰艺术的影响（图９中的
红色标注部分），但也有些细节并不符合中国纺织

品的装饰特征（图９中蓝色标注部分），如织物中心
处用爪子扑蛇的动物纹，其形似老虎或猫，但中国

动物纹样中并未发现与其类似的形象［９］。此外，祭

坛布上的太阳纹被五颜六色的卷云纹所包围，还发

散出彩色的星芒状光辉，且中心处有一个大写的字

母“Ｂ”，而在中国纺织品（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员的胸
背和补子）中，通常是用红色的圆盘太阳纹来表现

“日”（见图１０）。由此可见，这件祭坛布是多种装
饰文化杂糅混融的产物。当时葡萄牙商人为了牟

利，时常要在西印度洋沿岸与当地穆斯林进行贸易

往来，而“中国风”纺织品也深得该地人民的喜爱。

因此，作为将多种文化勾连在一起的纺织品，其映

射着葡萄牙与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交互融通的

过程。

图９　１７世纪葡萄牙祭坛布
Ｆｉｇ．９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ａｌｔａｒｃｌ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图１０　中国补子上的太阳纹
Ｆｉｇ．１０　Ｓｕｎｓｔｒｉｐ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ｃｈｅｓ

３　葡萄牙“中国风”兴起的原因
西方接受与借鉴中国装饰艺术的过程，受到当

时中西方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其不仅反映了中国

文化西传的变迁历程，也映射出西方美学自身生长

的轨迹。“中国风”纺织品之所以能够从１６世纪起
就风靡葡萄牙，①因其物质本身；②受当时葡萄牙
人对中国这一异质文化的审视与看法影响；③与葡
萄牙本身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④当时
葡萄牙国内所盛行的风格主义艺术与“中国风”相

辅相成，共同在装饰艺术领域掀动了一场颇有影响

力的浪潮。

就物质本身而言，欧洲本土的纺织品以毛织物

和麻织物为主，与之相比，来自中国的丝绸不仅光

滑柔软，本身就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且常用捻金线、丝线等奢侈材质进行装饰，这使欧

洲人对其趋之若鹜。１６世纪后，葡萄牙人通过海外
贸易收获巨额财富，其在纺织品消费领域日趋“升

级”，以穿用中国丝绸来彰显地位与财富。

当时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使葡萄牙人更

易接受中国艺术，“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

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它不一定再现中国

的现实，却一定表现西方文化的真实。”［１０］早在

１３—１４世纪就已经有西方人来华，在马可·波罗的
游记中就宣称当时的蒙元帝国无比广袤、强盛，且

遍地财富。到航海大发现时期，西方文化中的“中

国形象”已经将真实与想象交织在一起，塑造出一

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本土的文化乌托邦。１６世纪
中叶葡萄牙掀起了“赞美中国”的文学浪潮，若昂·

德·巴洛斯的《年代》、加斯帕尔·达·克鲁斯的

《中国志》、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远游记》等著

作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称赞中国的物产、政治、伦理

和制度。葡萄牙人的记述有时甚至远超实际情况，

加里奥特·佩雷拉曾在《中国报道》中提到中国所

有的城市都有医院，且为残疾人、老人和穷人提供

免费的房屋，由朝廷供应所需物资［１１］。这种福利政

策与明朝中后期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显然带有浓

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也侧面反映出当时葡萄牙的

社会氛围：虽然远洋航海给皇室、贵族和教会带来

了财富，但普通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条件仍然很艰

苦，因此他们渴求一个能够实现公平与富足的社

会。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１６世纪葡萄牙人对中
国的描述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审视。与其说这些葡

萄牙作家在描述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如说他们将自

身的生活愿景投射到了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中。

当时流行的各种“中国游记”成为中国制品和中国

装饰风格的生动广告，这些产品的价值也由此得以

升华，其不仅是来自异域的奢华商品，更寄托了民

众对“理想国度”的想象与期待。

葡萄牙“中国风”的兴起也与本土的社会、经济

情况密不可分。在社会构成上，葡萄牙国家本身即

是由文化不同的多个族群融合而成。１５世纪的编
年史学家费尔南·洛佩斯（ＦｅｒｎａｏＬｏｐｅｓ）的记述中
曾提到，虽然当时里斯本城镇人口还不到５万，但
居住于此的除了富裕的葡萄牙纺织品商人，还有意

大利人（尤其是佛罗伦萨人和热那亚人）、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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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等外国商人［１２］。且相比于其他

欧洲国家，葡萄牙的宗教氛围较宽松，国内除基督

徒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其中大多

数穆斯林都是手工艺者，而犹太人则主要从事商

业。这些出身、信仰不同的商人与工匠在一定程度

上正是葡萄牙得以率先建立海外贸易网的原因，而

多元融汇的民族构成也使葡萄牙人更容易接受与

自身不同的异质文化。在经济层面，葡萄牙国内的

重商主义传统也使当地消费者对贸易价值极高的

中国纺织品趋之若鹜，具体表现在：①葡萄牙国内
盛行“君主资本主义”，从皇室贵族到普通民众都热

衷于从事海外贸易，各阶级人士为获利而对进口商

品大肆鼓吹，从而造就了其风靡之势；②１６—１８世
纪中国纺织品是支撑葡萄牙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

商品之一，其不仅本身是一种高价商品，还能够用

以交换日本的白银、黄铜，以及东南亚的香料，此

外，中国澳门—日本贸易航线的租金以及中国商品

在果阿、马六甲等地的高昂关税亦为葡萄牙带来了

巨额收益；③奢华的中国纺织品也可以充当笼络本
国权贵和外国统治者的贵重礼物，当时葡萄牙商人

经常需要贿赂本国掌权者，以向异域统治者们争取

贸易机会，并与其他国家的商人和工匠们进行合

作，因此维持复杂人际关系是其顺利进行商贸活动

所必需的，葡萄牙商人送出的礼物往往精致而珍

贵，奢华的“中国风”纺织品正属其中，因而其拥有

广泛而稳定的市场。

１６—１８世纪葡萄牙文化艺术领域所盛行的风
格主义浪潮也使“中国风”得以蓬勃发展。“风格主

义（ｍａｎｅｉｒｉｓｍｏ）”一词最早来源于意大利语
“ｍａｎｉｅｒａ”，原意是手法或风格。其出现于文艺复兴
后期，指“艺术家们致力于打破古典艺术那种过于

简单的规则与和谐，用更主观、更富有暗示性的特

征来取代古典艺术不带个人色彩的规范性。”［１３］

“风格主义乍看以古典美的模范为法式，实则消解

古典规则。他们认为古典美空洞、没有灵魂，因此

以一种精神性反其道而行，但这精神性为了避免空

洞，走上幻想一路。”［１４］风格主义的艺术特征是：构

图复杂、技艺精湛、题材丰富，极力彰显优雅和变

化，不甚重视清晰与统一。从１６世纪５０年代持续
至１８世纪的葡萄牙本土风格主义艺术与欧洲大陆
其他国家的风格主义艺术亦有不同，其深受葡人航

海旅程中所遇诸多异质文化滋养而独具魅力。葡

国艺术家们从诸多异质文化中摄取元素后进行并

置、重组后再诠释，由此形成葡萄牙风格主义艺术

的杂糅性和多元化特征，其体现在建筑、绘画、雕

塑、纺织等多种艺术领域。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中

国装饰风格无疑是葡萄牙风格主义艺术的重要影响

因子，在葡萄牙纺织品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４　中葡纺织文化交流的意义与影响

借助海上丝路中葡纺织贸易交流，葡萄牙积累

了大量资本，在１６—１７世纪建立“海上帝国”，并通
过学习中国纺织品的精湛技艺和装饰风格，促进了

葡萄牙本土纺织行业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变革。同

时，在中葡贸易的刺激下，中国外销纺织产业亦得

以从萌芽走向成熟，并在装饰风格上呈现多元文化

特征。两种异质文明在交互贸易中实现了经济、文

化、艺术的深层交流，并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借鉴、吸

收扩展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内涵，成为近现代中西方

跨文化交流的典型现象。

从词源学的角度探究，“中国风（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
这一术语出现在１８３９年的法国，源于法语中的一个
形容词“与中国相关的（ｃｈｉｎｏｉｓ）”［１５］。德语系国家则
用“中国风尚（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一词替代“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１６］。
昂纳·休在其著作中提道：“‘中国风’是一种欧洲

风格，其代表一种思想方法，而并非对中国风格的

拙劣模仿。”［１７］因此，“中国风”一词中的“风”并非

指真正的中国风格，而是近似于“风尚”与“风貌”的

含义。鉴于此，笔者将１６—１９世纪“中国风”纺织
品定义为：欧洲和美洲部分地区受中国、印度、日本

等东方国家外销品和装饰艺术启发，设计出的西方

风格纺织品，其通常借鉴或挪用了东方装饰元素。

可见，通过研究某一特定国家和民族文化语境下的

“中国风”现象，分析中国与当地文化汇流的具体路

径、方式、背景和影响，可以辨别不同文明在对中国

文化进行吸收、改造时所呈现出的特定能动性与创

造力。以史为鉴，在当今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我

们更要辨析和探寻不同文明之间包容互鉴、合作共

赢的不同路径与方式，从而使异质文化间的交流长

盛不衰。

中国对欧洲启蒙时期的现代化进程是否产生

过实质性的有益影响，目前在中西学界仍存诸多争

议。时至今日，欧美国家以先进文化自居的傲慢性

也依然存在。但笔者相信“现代主义是国际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和现象，东方在其中的影响力

自然是不容忽视的。”［１８］“中国风”艺术在欧洲的出

现与发展即为实证。彼时的“中国”本身亦是西方对

标自身的远方“乌托邦”，借助对这一“他者”的观察

与想象，西方开启了自身诉求的言说，并最终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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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甚至社会制度方面实现了自我反省与重构。

５　结 语

在１６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葡经济交往的背景
下，文中聚焦于现今遗存的纺织品实物，以其为关

键媒介，深入剖析了中国外销纺织品与葡萄牙纺织

品。从设计风格、主题元素等多维度内容，通过系

统性的对比与解析，论证了这一时期两国间纺织文

化存在着极为紧密且相互启迪的交流纽带，展现了

跨地域、跨文化融合的独特风貌。此外，作为一种

灵感的来源，形形色色的中国产品引发了葡萄牙主

动仿造或改造中国艺术的热潮———葡萄牙的“中国

风”，这是西方文化接纳、吸收、融合、变异中国美学

思想的一次有益尝试，其过程亦生动展现了中国文

化的可塑性和全球性。“中国风”在西方艺术史上

通常被融入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之中，特别是作为

洛可可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但通过考证中葡间

纺织文化的交流史，可以论证：“中国风”在１６世纪
的葡萄牙已悄然兴起，其以纺织品为物质介质，借

助双方商品、技术、人员间的频繁交流互动，并与当

地传统文化和风格主义艺术有机结合，焕发出独特

的文化生命力。或许，从纺织文化交流背后也能窥

见中国对欧洲的多方面启蒙存在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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